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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拉来的城市”，要与相伴几十年
的老火车站说再见了。如今的株洲火车站，
前广场已经布满施工围挡，站前商铺已经
搬走，站内办公楼正在撤离，人民路管道施
工占了一半道路。不时有市民来到“株洲
站”三个大字下方拍照留念。

如果说记忆会像铁路越拉越长，那株
洲这座城市的记忆，则与铁路交错缠绕，跨
越百余年时光，仍在绵延继续。火车、铁路，
这两个因工业革命而发展出来的词语，在
株洲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
1905年修建第一个火车站至今，这座城市
因铁路而兴，城市的居民因火车而聚，百年
芳华间，留下无数铭刻在心中的回忆，编织
成一首首直击心底的岁月之歌。

情牵株洲火车站
倪锐

对于株洲火车站最早的记忆，可以追
溯到我三岁。

那年，父母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坐火车
去韶山，在候车时，不知是谁提议的，我们
一家人在火车站前坪拍了一张全家福。多
年后回想起来，早已记不清原因，但拍照
时我哭闹不止，只能由母亲抱着哄着，父
亲则牵着姐姐。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就
这样在株洲火车站完成了，而这也是我们
和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后来，母亲把照
片放进镜框挂到了客厅的墙上，来到家里
的人看到照片后都笑话我是个哭脸巴，为
此，我总想偷偷把照片藏起来。父亲两年
后离世，永远站在了墙壁上的株洲火车站
前。懂事后，当我想再看看父亲，却只能通
过这张照片去搜寻回忆 ，这时方才知道

“失去”二字的含义。
第二次坐火车，是去攸县，那个教育

学院的朋友有着被我们笑称为“三合一”
的家乡——石羊塘，石头、羊和池塘。跟着
他过天桥，挤人流，来到火车站前坪，抬头
仰望“株洲火车站”五个大字和正前方的
大钟，那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买票的队
伍在火车站前坪排成了长队，一眼望不到
头，大家只能往前一步一步慢慢挪。将近
两个半小时后，我们终于买到了票，候车
又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好在大家都年轻，
聊聊趣事，扯扯闲话，时间倒也算过得快。

好不容易火车进站了，工作人员刚把
检票口打开，长长的队伍就骚动起来。大
家按捺不住急切的心，不顾一切地往前狂
奔，到得站台上才发现，火车早已满员，哪
还上得去？于是，门口挤的，车窗爬的，大
家使出浑身解数，只为能上车。至于我，前
面一个拉手臂，后面一个推屁股，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才终于强行从车窗被塞了进
去。从未见识过这种阵仗的我，上了车后
仍然惊魂未定，再低头一看，才发现脚上
的鞋子早已不见了踪影。出门玩一趟，丢
了双鞋，这成本有点高啊，回家怎么向妈
妈交代？思及此，我准备下车找鞋。同伴们
得知情况后，一把拉住我：“你再下车就上
不来了。”几位坐火车经验丰富的同学自
告奋勇下车帮我找鞋，功夫不负有心人，
虽然大家都狼狈不已，好在鞋子找到了。

前年，儿子当兵，我们一家子送他。到
了株洲火车站，看着儿子穿着宽大的橄榄
绿军装，没心没肺地和伙伴谈笑风生，我的
泪怎么也止不住。这是他十七年来第一次
离开我身边，去往遥远的甘肃，接受人生最
大的挑战性，他的人生从株洲火车站起航，
而我这个做母亲的，除了担心还是担心。

要进站了，儿子排在队伍中，一个劲
地冲我们挥手，让我回去，可我哪里舍得
离开？我想跟随他们的队伍一同进站，但
被拒绝了，于是跑到售票厅买了一张去往
长沙的火车票。待我买完票回来，儿子的
大部队已经全都进了站。我捏着车票挤进
候车厅，找了很久才在那成百上千的一片
绿色中找到了儿子那张稚嫩的脸。我握着
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多吃饭，要他
听首长的话，要他好好锻炼，要他一定记
得打电话回家……株洲火车站，成了我与
儿子第一次离别的车站。株洲火车站，承
载着我的牵挂，带着我的孩子去了远方。
我站在车站的前坪，久久地凝视着那正前
方的大钟表，内心忍不住想着：它要转多
少圈，我才能在这里与我的孩子重逢呢？

这几天，微信朋友圈和抖音被纪念株
洲火车站拆除重建的照片和视频刷屏了，
很多朋友趁正式拆除之前特意跑去火车站
广场合影留念。而对我来说，这里承载了人
生太多的回忆，早已与生命不可分割。

我对株洲火车站最早的印象，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

大约是 1976 年的冬天吧，年幼的我随父母从北
方回永州老家探亲，火车要在株洲中转。上车前就听
父母说，株洲站是南方一个很大的铁路中转站，这让
我满怀憧憬。

火车到株洲时，恰是半夜。火车站正在进行改造，
出站口好像是个昏暗的工棚，进出通道非常狭窄，出
站旅客很多，大家都提着大包小包的，让原本就不算
宽敞的通道显得更加拥挤。因为下雨，正在施工的地
面上有着不少积水而变得泥泞。南方的冬天又湿又
冷，出站口的广场上，有几个小凳子上摆放着洗脸盆。
旅客交上一点钱，商家就会提起地上的热水壶，往脸
盆倒上一些冒着热气的水，旅客可以用商家提供的毛
巾洗一把脸，去去寒气，这让我感觉好奇又新鲜。雨
水，泥泞，寒冷，热气，在火车站见到的画面，构成了我
对株洲的第一印象。

再次路经株洲，已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那
时我在湘潭上大学，从永州去湘潭没有直达列车，需
要在株洲中转。那时的中国铁路，远没有如今高铁出
行这么方便。每当遇到开学或者放假，尤其是寒假期
间，往返经过株洲上下火车时，感觉都是一场“硬仗”，
我有过多次从车窗爬进车厢的经历。那时买火车票，
只能在火车站售票厅买，而且没有联网售票，不能从
湘潭直接购买到永州的车票，只能先坐火车到株洲，
下车后再去售票大厅排长队购票。寒假正是春运高
峰，购票者之多可想而知。为了一张车票，排上一两个
小时的队是家常便饭。

因为车次少，买好中转票后，往往还要等上几个
小时甚或半天、一天才能上车。有一次因为距离开车
还有五个多小时，天气太冷我又没地方可去，只好在
火车站旁四处转悠，最后在现在的江南商城对面找到
一家录像厅，勉强睡了几个小时。污浊的空气，嘈杂的
人声，就是那时对株洲的印象。

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到株洲工作后，火车站更是
成为每年都必须报到的地方。每到春运，排出售票大
厅的购票长龙让人望而生畏。为了买到票，不时有人
插队。这时候，买票就成为比拼体力的活动，为了买票
吵架甚至打架斗殴的场景也曾见到过多次。为了维护
现场秩序，后来到了春运期间就会有民警执勤。

2008 年武广高铁开通后，这些情况发生了变化。
因为我家住河西，常年往返于长沙与株洲之间，快速
便捷的高铁成了我的出行首选，株洲火车站开始慢慢
变得生疏和陌生起来。前几年长株潭城铁开通了，因
为城铁株洲站没有修建好，所以每次乘坐城铁，我只
能到株洲南站下后再回家。感觉还是不如高铁方便，
乘坐体验几次城铁后，我就放弃了。

这回株洲火车站全面拆除改造，完工后将成为普
铁和城铁综合站，算是株洲火车站建站以来非常大的
一次改造。相信等到改造完工后，新的株洲火车站会
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和便利。到那一天，我可从河
西乘坐株洲本土生产的智轨到火车站，再乘坐城铁前

往长沙，这必将是一趟新鲜又时尚的旅程。期待
这一天早日到来。

火车站里的
童年回忆

戴萍

10 月 20 日，爸妈接到单位通知：退
休职工统一到火车站合影留念。他们特
意穿上了工作时的制服，去与工作了 30
多年的站台、货场道别。看得出，他们都
很不舍。其实，不舍的人还有我。

作为名副其实的铁路职工家属，株
洲火车站不仅有爸妈几十年的工作回
忆，也有我的快乐童年。我看的第一本

《故事会》，吃的第一个蛋筒冰淇淋，经历
的第一个不眠之夜……都在这里。

读小学那会儿，因为没人带，每当周
末遇上父母“碰班”（指双方都要上班），
我就只好跟着妈妈一起去上班。妈妈是
候车室的售货员，日常工作是卖零食、杂
志、帮人办理包裹寄存……当然，具体站
哪个柜台是不固定的，每月一换。上个世
纪 90 年代，株洲火车站的人流量特别大，
有的柜台又是开放式的，妈妈怕我走丢，
总会拿把小板凳把我塞到柜台最里面的
角落，再在书架上选一些趣味性强的杂
志给我翻，当我沉浸在各种曲折离奇而
又趣味十足的故事中时，可以安静地呆
上几小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迷上
了《故事会》《笑话集锦》，常常一个人猫
在角落里或是哈哈大笑，或是欷歔感慨，
有时被故事里的情节所感动，还会一个
人偷偷流眼泪。再大点，我开始看《文萃》

《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文学积累开
始逐渐增加，遇到作文被老师当做范文
在班上朗读时，内心多少会有些小开心。
可以说，书柜是童年时的我最喜欢妈妈
站的柜台，没有之一。

株洲是铁路中转大站，平日里的客
流就已经很多了，碰上逢年过节，真要用
人山人海来形容。稍有经验的旅客，在遇
到要坐路途稍微远一些的车次时，都会
随身带着塑料袋、报纸之类的东西，遇到
候车的空当，就从随身口袋里掏出这些
东西垫在地上休息，听到广播里传来列
车即将进站的提醒时，再随手将这些东
西塞进口袋。退休已有十来年的妈妈，每
每提起春运，总会说那地上的人就像种
的芋头一样，一片一片的，密密麻麻。那
时候，不论是候车室还是月台上的柜台
生意都特别好，往往一个晚上的时间，光
是冲泡方便面的开水都能用掉几大缸。
真是应了那句话——有人就有消费力。

偶尔也会遇上妈妈的售货搭档有事
请假，这时妈妈会把我拉上去帮她看货，
我人生中仅有的夜班都是在这里上的。
半大的孩子最是嗜睡，往往夜还没深，我
已睡意深沉，可此起彼伏的广播声和不
断来询价、购物的旅客，总会在我快要见
到周公之前就“适时”出现，让人无法顺
利入梦。大批的人南下打工返乡，富裕起
来的他们消费能力超级强。面包、饼干、
香干子、矿泉水……用妈妈的话说，就没
有卖不出去的货。从京广线上下来的乘
客，如果要转湘黔线的话，则铁定会大采
购，瓜子、茶叶、方便面，人手一大袋，毕
竟要在车上熬上两三天，没些零食怎么
打发无聊的时光？

说起来，我对株洲以外的世界，很多
认识也是来自火车站。候车的旅客中总
有健谈的人，他们会在买东西时逗逗我，
跟我说些天南海北的故事。火车站对行
色匆匆的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临时
的中转点，但这里也是他们梦想起飞的
地方。火车汽笛的轰鸣声，带着乘客和他
们的幸福期待，步履不停地奔赴下一个
终点，而我有幸曾在路途中为他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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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火车站位于繁华的芦淞区，
周边商圈林立，人流如织。随着时代发
展，旧有的火车站已不能适应现在的
需求，为此，株洲火车站的改扩建工程
正式启动。今年 10 月 20 日零点起，株
洲火车站正式停办客运业务；11 月，株
洲火车站老站房开始拆除。而株洲火
车站的历史变迁，却是个长长的故事。

（一）
随着萍醴铁路、株萍铁路、粤汉铁

路长株段以及 1937 年的湘黔铁路株
潭段相继建成通车，株洲的铁路开始
初具规模。在当时全国铁路干线还屈
指可数的情景下，株洲由此成为全国
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中心。从 1905 年
株洲建第一个火车站开始，至上世纪
30 年代，株洲这个隶属湘潭县的城镇
已有总站、北站、南站、东站四个火车
站，这在铁路系统尚不发达的当时是
十分罕见的。

株洲最早的火车站其实在湘江岸
边，这就是 1905 年株萍铁路通车后修
建的株洲火车站，旧址在现建设南路
的江天宾馆处，后来称为株洲南站。
1911 年 1 月，粤汉铁路长株段通车时，
株洲建成第二个火车站，被称为粤汉
铁路株洲北站，站址位于现株洲火车
站南边的行包房位置。株萍铁路株洲
车站与粤汉铁路株洲北站相距有 1.5
公里，两站互不连接，直到 1913 年 5 月
才修建了一条联络线，便于车辆互通。

后来，株萍铁路与粤汉铁路湘鄂
段统一管理，株洲北站成为联运枢纽。
之后，株洲北站改称株洲车站，原株萍
铁路株洲南站改为岔道站，湘鄂、株萍
两段，列车可经岔道站直通。再往后，
株萍铁路并入浙赣铁路，新建株洲火
车站，站址就在现在株洲火车站背面
处的南岳岭下，即正在铁东路新建的
长株潭城铁株洲车站位置，与粤汉铁
路株洲站平面相对。两个车站背靠背，
两站之间有 7 股半道，铁路东侧为浙
赣铁路站（火车总站），铁路西侧则是
粤汉铁路站。

至此，株洲先后设有 4 个车站，即
粤汉铁路株洲站、浙赣铁路株洲总站、
南站、东站。

新中国成立前的粤汉铁路株洲站
是正在拆除的株洲火车站前身，当时
它只有 5 股道，一个月台，靠一座简易
钢架天桥横跨数条铁路，连接粤汉站
和浙赣站，方便旅客出行和货物运输，
但后来在日军飞机轰炸株洲镇时被炸
毁。它的站房面积不到 100 平方米，日
均发送旅客也仅有 200 人左右。由于
这里地势低洼，每当湘江河里涨水，江
水倒灌，火车站以及临近的堤升街几
乎全部被淹，导致火车时常停运，大水
不退，火车就开不了。

1949 年 9 月，株洲的 4 个火车站合
并统称为株洲车站。原粤汉铁路株洲
站办理客货业务，原株洲南站改为货
站，办理整车货运。再后来，铁路东侧
的浙赣铁路站拆除，合并到粤汉铁路
成为株洲火车站。

（二）
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株洲火车站

只是一栋小平房，墙壁是用竹篾编造，
两面抹上泥巴拌稻草。走进大门，正对
面是通往站台的检票入口，左侧墙上
有 2 个小窗口，即售票处。右侧是候车
区，只有几排长木椅。逢年过节，坐火
车的旅客多，工作人员便在车站前坪
搭建一个简易候车棚。竹篾编织的席
子作墙，虽能避雨雪，但无法抵御寒

风，每到冬天，刺骨的冷风就拼命从竹
篾缝隙往里钻。

随着株洲城市的发展建设，大批
建设者手提、身背、肩扛着行李，从全
国各地来到株洲，原有的破旧矮小的
老火车站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客流，升
级扩建势在必行。1955 年，株洲火车站
进行了第一次扩建，新建站房有 800
多平方米，建筑采用砖木结构。第二年
又修建了第二站台，一、二站台间架设
旅客专用天桥。到 1957 年，车站的铁
道已发展到 14股。

在铁道部和湖南省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1975 年，株洲火车站在原址上兴
建了株洲新客站，也就是最近开始拆除
的株洲火车站大楼。建设第一期工程为
主楼和北附楼（售票厅）、还有软席候车
室、人防地下通道，设计总面积达到
10515平方米，项目于1981年竣工。接着
进行的第二期工程，主要是南附楼（行
包房）、天桥、地下通道及遮雨棚，1985
年第二期工程竣工。这也就是现在人们
所见到的、市民最熟悉的株洲火车站。

原 粤 汉 铁 路 株 洲 站 以 及 上 世 纪
五六十年代的老株洲火车站，与新客
站相比，位置偏南，即正对老株洲饭
店（今金轮国际服装市场），而新客站
主楼正对的是车站路及江边。当然，
这样的细节大多人并不清楚，能知道
的就算得上是“老株洲”了。

新客站动工时我已参加工作，那
时出差只能坐火车，故常与新客站有
交集。彼时的火车有慢车与快车（含普
快和特快）之分，如果出差距离较远，
哪怕是坐的快车，往往也要在火车上
待上一两天。印象最深的是 1980 年去
成都出差，因为途中遭遇了两次山体
塌方，到成都时已是第三天。

（三）
关于“株洲站”站名的这 3 个字，

其实也先后换过好几次。上世纪 60 年
代老火车站的“株洲站”三个字是美术
字，到了 1981 年株洲火车站主体大楼
建设竣工后，第二年由株洲本土书法
家、株洲市书法协会首任主席左重庆
书写的行书版“株洲站”。时间来到上
世纪 90 年代，此时株洲火车站主体大
楼上方的“株洲站”三个字换成了电脑
打印的美术字体，而今天正在拆除的
火车站大楼上方的“株洲站”站名，是
2005 年由著名的醴陵籍书法家李铎将
军所题写。

到 2000 年，株洲火车站共有客运
站台 4 个，股道 32 条，客运站房总面积
达 15520平方米，候车室也增至 8个，设
置候车座位 4000 余个。站前广场面积
7000 多平方米，两侧为公交车、出租车
停靠站，便于旅客及时换乘。当时株洲
火车站规模进入全国十大客运站行列，
成为湖南境内 3个特等站之一。进入新
世纪，株洲火车站这个曾经的特等站，
已经跟不上时代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这次株洲站改扩建项目，是要拆
除现有火车站，与长株潭城际铁路株
洲中心站两站合一，新建一个线上站。
规划新火车站站房建筑面积 4.5万平方
米，相当于现有站房面积的 5 倍，项目
总投资达 14.9 亿元。十分有趣，又十分
巧合的是：84 年前，面朝西的粤汉铁路
车站与面朝东的浙赣铁路车站形成“背
靠背”形式。而今日要修建的株洲新火
车站，又是由面向西的西子站房与面向
东的东子站房（城铁株洲站），再度形成

“背靠背”模式。只是 84 年前的“背靠
背”，与今日的“背靠背”，其规模和气势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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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火车站车站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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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年代的株洲新客站。 1958 年的株洲火车站（现火车站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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